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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只是一个字

一个字 虽重亦轻
每个人都可以高高举过头顶
撑起一生的天空

一个字里的时光 四季分明
有秋霜 也有春风

千锤百炼的一个字被锻造成一把利刃
裁量正义与邪恶 医治社会的疾病

一个字方方正正 渺小也高大
藐视它的人 必将受到惩罚
仰望它的人 获得自由和光明

法是一个字 又不只是一个字
独立但不孤单
还有“人民”两个字 与其相呼应

目击证人

目光锋利 如一把利剑
把已经凝固的时光
再次切开
取出完整的事实

不夸张 也不隐藏
勇敢但不激烈
语言朴素 无需修饰
内心保持澄澈

为人作证
其实 也是在证明自己

盗窃罪

与阳光背道而驰
头颅里的黑暗 或许比夜色更深
脚步 轻如月光
心情 应该比一座山还要沉重
罪恶的手 伸向别人
偷窃来的不是真正的拥有
还会丢失
一段原本属于自己的时光
从此 和春风隔着一道高墙

侦查

真相被撕碎
事实 凌乱不堪
有人沿着一条河流 试图
追溯到时光的上游

拼接痕迹的碎片
挤出言语里的水分
收集 散落一地的目光
对那些已完全灭失的影子
有时 谁也无能为力
真实存在过的一条线
只能 还原出断断续续的点

无论是善 还是恶
都需要重新拨开迷雾
在迷雾中寻找清晰的证据
把一幅画的残缺 补充完整
成为法庭上洪亮的语言

心细如发 不放过一粒微尘
也不忽略每一个细节
让苍白的日子恢复血色
让沉默的昨天
再次开口说话

（作者单位：解放军军事检察院）

律·诗（组诗）

顾中华

曾以为这是一份冷冰冰的职业，
无须掺入个人理想与感情，更无须寄
托太多念想。然而工作十年后，蓦然
回首才发现，工作可以成为一辈子的
事业，除了尽职尽责，还需要付出更
多的情感和努力。

我们所有的努力与坚守，都会凝
结为冬日暖阳。

1.
时光荏苒，前一年的时光如烟花

般绽放，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临近
春节，看着窗外雪花如彩蝶般在空中
飞舞，以最美姿态落在地上，我不禁
感慨万分，转身寻找钢笔想写点文
字。当我拉开办公桌最里面的抽屉，
两双手套一双红色、一双黑色赫然出
现在我的眼眸里，我的思绪像一阵北
风呼啸，迅速回到了过去。

“检察官，太谢谢你们了，在我
们家最困难的时候给予帮助，真是雪
中送炭啊！”一起交通肇事案件被害
人的丈夫前来领取司法救助金，紧握
检察官的手久久不放。

2018 年冬天第一场雪落下那一
天，寒风凛冽，地上铺满厚厚的积
雪，一名 40 多岁的男子牵着一个 10
岁左右的小女孩，一瘸一拐来到江苏
省常州市钟楼区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
务中心，我和杨科长赶忙迎上去。小
女孩一双明眸忽闪，圆圆的小脸冻得
像苹果一样红。我们搀扶男子至接待
室，端来热水给他们暖手。残疾男子
是一起交通肇事案件被害人的丈夫，
平日里依靠妻子卖菜维持生活。不久
前的一天早上，妻子卖菜回家途中遭
遇车祸去世，但犯罪嫌疑人没有作出
任何赔偿。男子带着女儿靠摆地摊卖
小饰品度日，生活困难，希望检察机

关帮其督促肇事方赔偿。他说他愿意
与对方达成和解，因为他急需一笔钱
供女儿读书。男子说着说着，忍不住
流下了眼泪。

我和杨科长第一时间与办案检察
官联系，了解到肇事方已被取保候
审。后续我们将双方约至检察院进行
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肇事
方承诺一个月内赔偿到位。此时已临
近年关，可被害人丈夫腿脚残疾，仍
靠摆地摊卖小饰品勉强度日，没有固
定生活来源。在核实其家境情况后，
我们决定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申请到
救助金并发放到他手上，帮其解决燃
眉之急。

一周后某天早晨刚上班，就听见
窗 口 有 人 呼 喊 “ 杨 科 长 、 叶 检 察
官”，我闻声而去，远远看见那名男
子向我不停地招手。我疑惑地走近
他，他突然从包里掏出两双手套，递
给我。我赶忙摇手拒绝，他却硬塞到
我手上，着急地说：“这两双手套是
我小小的心意，您一定要收下！”说
完，他转身离去，背影消失在茫茫大
雪中，丢下发愣的我和“一红一黑”
两双棉手套。

至今，两双手套我仍珍藏在抽屉
里，每当工作疲劳时，我都会打开看
看。轻捧着两双手套，冬日阳光下，
它们带给我无比的温暖。

2.
临近春节，寒风凛冽，时光的年

轮不停转动。一些花开的回忆依旧在
绽放，一些逝去的故事被深深掩埋。
翻开桌角那几本厚厚的行政申诉案卷
宗，申诉人朱大爷的身影不由得浮现
在我脑海里。

那是一天上午，朱大爷打来电

话，说他已经到检察院了，有事情要
反映。挂断电话后，我和分管副检察
长钱检立刻前去接待。

“检察官，人社局竟然不审批我
的申请，法院也不支持我的诉讼请
求 。 我 对 他 们 的 处 事 不 公 行 为 不
服，他们需要向我道歉……”朱大爷
60多岁，中等个头，说起话来中气十
足，拉着钱检的手不停诉说。

朱大爷 1982年起在某自行车总厂
从事电镀工作。2019年，他以原岗位
属于特殊工种为由，向人社局提出享
受特殊工种待遇的申请，人社局不予
批准；他向法院起诉，也被驳回，为
此他申请检察监督。

朱某情绪激动，说到动情处，从
随身携带的包里 掏 出 一 沓 文 书 和 相
关证据递给我们：“这是三十多年前
厂里发补贴的文件和汇款记录，可
以证明我们当时干的活儿就是有毒有
害工作……”

为查清案件事实，我们两次前往
人社局调查了解特殊工种法律规定及
朱大爷原所在企业有无特殊工种申报
等。调查后发现，自行车行业电镀工
不在特殊工种名录范围，也就是说，
朱大爷不符合申报条件。我们联系朱
大爷并告知其调查结果，但他对办案
结果不满意。

“事情已经查清楚，现在关键是如
何解开他的心结，妥善化解这起棘手的
行政争议。”钱检望着窗外，眉头紧锁。
后经向常州市检察院汇报，两级院决定
举行公开听证会，邀请具有多年劳动争
议办理经验的资深律师、某企业长期从
事提前退休申报审批工作人员参与听
证，一起帮朱大爷解开心结。

“ 大 爷 ， 我 们 和 你 解 释 好 多 次
了，你原来所在岗位不在国家特殊工

种名录规定里，而且原所在自行车厂
也没有进行特殊工种申报，所以你确
实不符合享受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条
件。”“那我怎么听说我们原岗位其他
同 事 享 受 到 了 ， 人 社 局 处 事 不 公
平！”“没有的事，我们根据你提供的
线索调查过，和你同岗位的其他人没
有享受过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待遇，不
信你看看我们调查的证据。”钱检拿
出从人社局调取的档案证据递给朱大
爷，朱大爷翻看后慢慢低下头不吭声
了。钱检说：“您年纪也大了，家里
老伴身体不好需要照顾，子女也不在
身边，咱们想开点，不要再为这个事
儿东奔西走，浪费时间还增加烦恼，
您说值不值啊……”

良久，朱大爷抬起头看着我们，
说：“我这次弄懂了，我确实不符合
申报条件。”说完，他拿过笔写下了

《撤回监督申请书》。
朱大爷是低保户，家庭生活较为

困难，我们两级检察院帮他申请到司
法救助金。领取救助金那天，他硬塞
给检察官两条毛巾：“我也不知道该
怎么感谢你们。贵重的你们不收，这
两条毛巾，你们一定要收下！”

3.
冬日一大早，办公室的座机响个

不停，我拿起电话，还没开口，另一
端传来一位女士的声音：“你好，请
问是叶检察官吗？我是交通肇事案
被 害 人 的 女 儿 ， 我 父 亲 死 得 很 冤
屈，听说对方还是喝酒驾车将我父亲
撞死了……”听着电话那头哽咽的声
音，我想起她说的是前段时间我协助
王主任办理的一起交通肇事案件，便
安慰她说：“您放心吧，我们会秉公
处理的，目前对方有没有赔偿？”“还

没有呢，说等保险公司赔偿了再说，
希望你们帮我催催他赔偿”。“好的。”

这是一起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案
件，被告人张某酒后驾车行驶至常州
市钟楼区清潭路与江春路路口，车辆
与行人蒋某发生碰撞，导致蒋某当场
死亡。经核实，张某通过路口时闯红
灯，而行人蒋某也在红灯时通过路
口，公安机关认定张某承担事故主要
责任，蒋某承担次要责任。

审讯室里，王主任催促张某尽快
对被害人家属进行赔偿，但张某说：

“检察官，不是我不想赔偿，我的车
辆是有商业险的，后期保险公司会承
担赔偿责任，我是不需要赔的。”“除
了保险公司，难道你个人不应当承担
部分赔偿责任吗？事发至今，你与被
害人家属联系过没有？因为你违法驾
车导致对方失去一条人命，你现在居
然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不用赔，你觉得
合 适 吗 ？” 面 对 王 主 任 的 一 连 串 质
问，张某沉默不语。

“你想清楚，是否愿意赔偿。如
果愿意积极赔偿并取得被害人家属谅
解，在量刑上我们可以考虑建议法院
从轻处理。”“好的，我知道了。”几
天后，被害人家属再次打电话来，表
示愿意和张某和解，希望对方尽快赔
偿。我们再次联系张某，通知双方前
来调解。

调解室里，双方争得面红耳赤。
在 王 主 任 劝 说 下 ，双 方 最 终 达 成 和
解。当双方准备在和解协议书上签字
时，被害人家属突然说：“等一下，为我
爸 这 个 案 件 ， 我 们 请 律 师 花 了 2 万
元，这笔律师费怎么算？”“是你们自
己请的律师，怎么能让我们承担律师
费呢？”张某的妻子立刻反驳说。于
是，双方又争执得不可开交……那天，
双方在包括部分律师费的和解书上
签 下 字 时 ，王 主 任 不 厌 其 烦 释 法 说
理，已经是口干舌燥了。到最后，看
着他们离去的背影，看着桌上按有红
色指纹和双方签名的和解协议，我们
累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那天，出门时，已是万家灯火……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钟楼

区人民检察院）

冬日暖阳
叶本静

1987 年的阴历正月初十，上午
10 时许，我从山东省临朐县委大院
西南角那三层灰色小楼出来，心里
七上八下的。

组织部干部科的张科长，给我
一张盖着红章的介绍信，让我与来
自杨善乡党委的王春吉兄，去各自
的单位报到，我去县检察院，他去
县法院。离开干部科时，一瘦高个
儿进门，屋里的工作人员立马都站
起 来 。 凭 直 觉 ， 这 瘦 高 个 儿 是 位
领导。

“你就是小王？去检察院可得好
好干啊，那检察长厉害，如果偷懒
耍滑，三天就被撵回来！”瘦高个儿
很严肃，也有点幸灾乐祸的意味。

路上，我边骑车子边想：这检
察长咋就那么凶呢？

1.
沿 着 县 一 中 西 墙 外 的 文 化 路 ，

经过县博物馆，一路往北，过了县
建行，就看到了路西朝东挂着县检
察院大白牌子的简陋大门，简直不
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有这么破落
的机关？

是把自行车放在院外，还是推
进院内？我正在门口纠结着，“你找
谁 ” 一 声 断 喝 ， 吓 我 一 跳 。 原 来 ，
这高大严肃的人，乃是门卫张明义
师傅。门卫尚且威猛如此，那检察
长们岂不都是虎豹之辈吗？我心里
更怯，更别扭了。

院办公室在一楼。看过组织部
的介绍信，浓眉大眼的办公室主任
笑 脸 相 迎 ：“ 请 坐 ， 我 帮 你 报 到
去。”办公室主任说着，去了二楼。
不一会儿就下来了，笑着说，去检
察 长 办 公 室 吧 。 直 接 面 见 检 察 长 ？
我耳朵里一阵轰鸣。

二楼楼梯向西，一间小小的办
公室里，端坐着一位瘦长黑脸的长
者。办公室主任向我介绍，这就是
张 检 。 面 相 凶 ！ 我 心 里 咯 噔 一 下 ，
心 就 立 马 蹦 到 了 嗓 子 眼 儿 。 我 的
天，怪不得组织部部长吓唬我，这
检察长果真一黑脸呢。张检察长看
我两眼，一指凳子，坐。回头又对
办公室主任说：“这小王家不简单，
一年考上了两个大学生，是我们公
社的骄傲呢。”后来我才知道，我哥
俩在七贤中学考大学那年，张检察
长 就 在 七 贤 公 社 任 党 委 书 记 。 至
此，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才稍稍放
了放。

“小王，你就在办公室跟着老周
写字吧！”张检察长一说，我被白净
而举止优雅的周副主任领下了楼。

院 办 公 室 王 主 任 跟 周 副 主 任 ，
在办公室朝阳面一西一东对桌。我

跟统计员老刘在北面对桌。文书小
宋跟司机小吴在东面对桌。再加上
财务室的老鞠和小冯，生活管理员
老曾，打字员小张，司机室里的老
钮、老王、老夏、老高等，办公室
十三四人，跟我在山区高中的语文
教研组差不多大。

王主任管行政，周副主任分管
文字，我便被称为王秘书。有人在
我背后喊“王秘书”，我却不知道是
喊谁——我习惯被称为“王老师”，
在任教过的高中和师范学校，在组
织部，也被称作“王老师”呢。“王
秘书”？一夜间，称呼完全变了，让
我浑身不自在。

临来报到前，师范学校的女副
书记梁兵老师——曾担任过分管教
育的副县长——告诉我，可别去机

关当秘书，光跟着“一把手”应酬
就 治 煞 你 ！ 梁 书 记 知 道 我 滴 酒 不
沾，担心着呢。我后来知道，哪有
什么应酬，这梁老师尽吓唬我！然
而 当 时 更 让 我 不 自 在 的 不 是 应 酬 ，
而是新单位办公室的小青年们凑前
问我：“王秘书，你四十几了，你孩
子上几年级了？”

他 们 的 问 话 ， 让 我 摸 不 着 头
脑。孩子还在媳妇肚里呢，何况我
才过 26 岁，能有那么老吗？也许是
一身教师节时发的福利蓝呢子中山
装，黑色鸭舌帽，宽边黑色玳瑁眼
镜，让我的长相跑得急了点吧。

回家说给老人听，母亲扑哧笑
了，说：“人看咱老成点好，省得人
家欺生。”后来证明，我这老相，在
他 人 眼 里 ， 跟 城 府 深 是 孪 生 兄 弟 ，

避免了诸多麻烦。

2.
俗话说，头三脚难踢。一旦踢开

了，步步顺心。乍到新单位，谁都想
急 于 表 现 自 己 ，急 切 盼 望 来 个 开 门
红，给大领导留下个好印象。但你要
烧 香 ，佛 却 掉 头 ，事 情 往 往 难 遂 人
愿。我的头两脚，就全踢歪了，踢砸
了，甚至有点惨不忍睹。

头一惨事儿，是败在数字上。
单位“一把手”张检要去潍坊市

检察院参加全市检察长会议，安排我
弄一个汇报。作为一直在学校业余写
稿爬格子的我来说，并没感觉任务的
压力。毕竟我曾在 《中国青年报》，
省、市日报和电台等媒体发过通讯、
消息稿，还为被吹捧为“学校一支
笔”而沾沾自喜呢。一个汇报，小菜
一碟吧。找来两年的单位工作总结，
突击阅读一个晚上，梳理出工作重点
和全院科室的工作脉络。第二天，跑
科室，拜科长，找内勤，搜集案例和
数字。忙活了两个通宵，瓜子皮吐了
一地，10多张稿纸誊抄清楚，上交给
头儿，心里那个痛快啊，好比大夏天
吃了块冰镇西瓜。

翌日上班，王主任喊我：“赶紧
去张检办公室！”主任的口气似乎不
对劲，我心里开始打鼓。检察长从
老花镜上面生生瞪了我半晌，一句
话不说。直把我看得毛骨悚然、两
股 战 战 ， 他 这 才 把 老 花 镜 摔 在 桌
上，吐出几个字来：“这数字是你造
的吧？咱这是办案单位，可不能乱
来，该什么就是什么，胡编乱造可
不行，拿回去吧。”

我怎么胡编乱造了呢？不就是
多用了几个程度副词吗？正郁闷呢，
分管文字的周副主任出差回来了，拿
起我的处女文稿一看，哈哈大笑，笑
得流泪了呢。刚刚盼到的救星，又笑
得我心直发毛。

“ 这 一 年 查 处 10 多 个 正 科 级 干
部，这不是白日做梦吗？这数字哪儿
来的？”周副主任的话让我终于心里
透明，是统计数字出了毛病，可这都
是 科 室 内 勤 提 供 的 啊 ， 还 能 有 假 ？
周副主任说：“有些内勤是刚刚毕业
的学生，不懂业务，态度不严谨，肯
定是估计出来的数字，你应该再找办
公室统计员老刘核对下才行。再一
个，语言要平实啊，咱张检可是很务
实的人呢！”

看来，这头一脚是踢砸了，只能
另起炉灶。

重 新 跑 科 室 ， 核 对 案 例 事 实 ，
尤其是那些数字，力求准确，再准
确。统计完毕，又找对桌的统计员
老刘核对。老刘是谨慎人，他建议

我 再 找 分 管 领 导 审 核 下 数 字 。 至
此，我才明白，司法机关的办案数
字，必须丁是丁，卯是卯，不能像粮
食估产，想当然。

晚饭没敢回家吃，趴在办公室
值班室，关起房门，挑灯夜战。嘭
嘭嘭，敲门声惊醒了趴在桌上朦胧
的我。是头儿！张检披衣进门，拿
起 刚 刚 誊 抄 完 毕 的 材 料 ， 翻 了 两
遍，脸上闪过难得一见的微笑。我
抬头看表，凌晨四时。原来，张检
也一晚没回家。

3.
第二件惨事儿，惨在重名上。

“王秘书，你的稿子上法制报头
版了，还加了编者按。回来请客吧。”
出 发 途 中 的 我 ，接 到 同 事 的 报 喜 电
话。怪不得早上宾馆的枝头有喜鹊
叫喳喳，原来喜事临门了。

准确说，应该是新闻稿上了《山
东法制报》的头条。那稿件的内容是
法盲村干部私了案件，编辑加了编者
按，让我有些意外。说起这篇新闻稿
件的新闻源，还得感谢一科的检察员
老郭，是他在审查提审案件时发现的
线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称侦查监
督科为一科。

这起私了刑事案发生在临朐县
偏远的东北乡林村，案发村的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治保主任一行六
七人，来到县公安局刑警队，递上村
委会出具的嫌疑人与被害人已经达
成赔偿调解协议的证明函，要求公安
局撤销案件，放人回家，遭到公安干
警的严词拒绝，刑警队队长还对村干
部进行一番普法教育。

朴实的村干部不懂法，这些人的
行为，严重超越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条
例所规定的村委会的权利义务。这在
当时条例颁布不久的形势下，很有反
面教育意义。就在稿件刊出的第二
天，《农村大众报》也予以转载，省广播
电台还来电话，要求我将稿件改写成
一篇理论宣传稿，可谓是一石三鸟喜
事连连。

然而，正当我被喜讯冲昏头脑
之时，三九寒天里，一盆凉水兜头
泼 来 。 那 天 出 发 回 城 ， 没 直 接 回
家，兴冲冲奔向院里的办公室。刚
进 门 ， 王 主 任 一 脸 严 肃 地 说 ：“ 小
王，快给营子乡供销社跟你重名的
书记打个电话，他昨天被村里的干
部群众围攻了，乡领导也找他，责
备他为出风头扬了家丑，那个老王
昨天还来咱院找领导诉苦呢。”还有
这等怪事？我是既抱歉又郁闷。抱
歉的是，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秘
书，稿子惹出麻烦来，让重名的供
销社王书记帮我顶了屎盆子。郁闷
的是，本来是毫厘不差的事实，乡
领导竟然也干涉起来。

我在电话里跟重名的王书记解
释道歉一番后，王书记接受了我的
道歉，还安慰了我几句，这事儿也
就过去了。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朐县人民
检察院）

如我，初生牛犊
王乐成

山东省临朐县检察院以前的大门

被浸湿过的旧照片

渔获 张永生摄影作品


